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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歌剧中，表现中国元素的作品数量寥寥无几，

普契尼的《图兰朵》可谓个中翘楚。歌剧《图兰朵》讲

述了一个中国故事，被意大利人称之为“中国版《一千

零一夜》”。《图兰朵》整体节奏紧凑，人物形象特征鲜

明，整体唱段也脍炙人口，最大的特点在于普契尼运用

了大量的中国元素，从而使中国人对《图兰朵》产生一

种天生的亲切感。目前，《图兰朵》已成为中国民族歌剧

学习的经典作品。导演张艺谋于 1998 年在太庙中将《图

兰朵》重新演绎。2008 年北京奥运会到来之际，《图兰

朵》在国家大剧院的亮相更是吸引了无数目光，作曲家

郝维亚将第三幕普契尼未完成的部分加以续写，可谓是

将中国元素的西方歌剧重新“拿来”，汇聚为原汁原味的

中国歌剧。本文从故事题材、人物形象、音乐主题三个

方面，试以分析《图兰朵》多元化的中国元素及其特性

表达。1

一、故事传播的他者性：剧作题材中的中国元素

随着观众审美视阈的转向，以及殖民主义的不断深

入，对于异域风格的探寻成为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西方

艺术家不断探求的艺术主题与不尽源泉。许多作曲家都

希望从欧洲以外的其他地方获得创作灵感。例如，俄国

作曲家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交响诗《舍赫拉查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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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于《一千零一夜》；奥地利作曲家莱哈尔的歌剧《微

笑王国》以中国宫廷为题材，设定了一个架空的帝王爱

情故事。自此，欧洲歌剧创作涌现出一股异域风情特征。

普契尼即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在此时期，他的作品立刻

从早期《艺术家的生涯》那般写实、浪漫、风趣的真实

主义风格，转向《图兰朵》那般神秘、异质、离奇的异

域风情，既继承了真实主义歌剧对于人物感情的激烈渲

染，以及血腥场景的直观表露，又创新了浪漫主义歌剧

中的宏大叙事、童话色彩和悲剧内核。《蝴蝶夫人》是一

部关于日本少女的爱情悲剧，《西部爱情》则将历史背景

置于 19 世纪末的美国。这些反映异域风情的作品是普契

尼晚期作品的主旋律。《图兰朵》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

下诞生的，其取材来源于中国，但并不是 20 世纪初的中

国，而是古代中国。

《图兰朵》是普契尼于 1921 年创作而出的作品，脚

本创作者是阿达米（G. Adami）和西莫尼（R. Simoni）。

普契尼此时已病入膏肓，但很早就已经知道图兰朵的故

事，席勒、戈齐等剧作家都已创作过戏剧版本的《图兰

朵》，19 世纪有一大批欧洲作曲家，如莱西格、巴西尼、

韦伯等，都曾为戏剧《图兰朵》谱写过音乐作品。图兰

朵这一故事最早来源于《天方夜谭》，具体来说可以分

为两个不同的组成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讲述了王子卡拉

夫从王子变成流浪者的具体过程，第二个部分则主要讲

述了卡拉夫参加招亲，猜出中国公主图兰朵设定的谜语，

并最终与图兰朵喜结连理。1762 年，意大利剧作家卡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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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戈齐根据这一流传甚广的故事，创作出童话剧《图兰

朵》，这一作品直接影响了普契尼的创作，其歌剧脚本便

是直接缘起于戈齐的戏剧作品。这样一部来源于东方的

童话故事在意大利极为罕见，因而，自然又一次挑动起

普契尼的创作热情与观众们的观赏兴趣。

阿达米和西莫尼在创作过程中主要以《天方夜谭》

和哥戚的戏剧为创作主体，结合了歌剧演奏的具体需求

对故事进行了改编与拓展，最终以三幕歌剧作品的形式

展示出来。普契尼对原作又进行润饰加工，并独创了柳

儿这一角色，使作品在情感表现方面更具深度。第一幕

伊始，北京城到处是血腥的尸体，他们都是爱慕公主图

兰朵的王公贵族，却因答不上谜语而遭受酷刑。虽然大

环境是在中国，但这一开头的场景依然有着浓重的真实

主义色彩。波斯王子卡拉夫慕名前来，在京城恰逢父王

帖木儿和倾心于他的女仆柳儿，卡拉夫不顾父亲和柳儿

的反对，敲响了铜锣，准备猜对谜语，赚取图兰朵的芳

心。在第二幕，卡拉夫凭借自己的机智，回答出了图兰

朵的三道谜语，谜底分别为希望、热血与图兰朵。但图

兰朵却心生悔意，并不愿意和卡拉夫完婚，卡拉夫则为

公主设下一道谜题，让公主猜测他的名字。第三幕，图

兰朵突然反悔，逼迫隐名埋姓的卡拉夫说出自己的名字，

柳儿为了保护卡拉夫的秘密，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因悲

痛而受到激励的卡拉夫用一吻征服了图兰朵。最后，图

兰朵说出了最后的谜底——爱情。

二、形象构造的他异性：人物形象中的中国元素

故事题材上的他者性，致使《图兰朵》中的人物形

象构建具有一种他异性或异质性的文化特征。这集中体

现在三类人物上，其一是平、庞、彭三位官吏，其二是

公主图兰朵，其三是女仆柳儿。三者之间的中国元素各

不相同，所展现的思想意蕴和性格特征也不尽相似。

东方题材的西方演绎在经历了文化融合、归化后，

其中的中国元素已经有了西方视角下的变异，剧作中的

平、庞、彭三人，虽然是中国古代的官吏形象，从语言

到行动也都有着中国的影子，但这种中国化的踪影只不

过是西方人对于中国元素的想象。在第二幕开场，平、

庞、彭三人整理宫廷，等待皇帝与公主御驾亲临，他们

唱起了带有叙述性色彩的三重唱，其中不乏灯笼、生肖、

省份等中国化意象。而且，普契尼也用了大量的五声音

阶刻画三人的中国形象。“这红的是喜庆的花烛，这白的

是哀悼的灯笼。”①“在鼠年砍了六个，在狗年砍了倒有

八个。”（1797）紧接着，平、庞、彭开始思念故乡，吟

咏起自己所在的省份：“我在河南有宅邸……我有山林靠

近齐……我有花园在鲁地……”（1797-1798）他们在饱

读圣贤之书、取得名利后，突然感到青春的易逝，又将

图兰朵残酷的爱情和中国的命运相联系，爱情最终使国

家恢复平静，“我们中国，有多么幸运，再没有拒绝爱

情的女人……光荣你陶醉于爱情的英雄，你让中国又得

到安宁。”（1801）中国园林、花园、宅邸等意象，可以

说是符合中国古代的元素特征，三重唱背后所体现的乡

愁情感也颇符合中国人的心理。但将童话般的爱情与家

国命运结合，有些类似于熙德的爱情悲剧，倾向于西方

的集体主义而非中国的家国情怀。有趣的是，作品还对

孔子形象，甚至对老子所提出的“道”大书特书。在第

一幕，猜错谜语的王子被押送至刑场时，白衣祭司唱道：

“啊！伟大的孔子！愿这垂死者的灵魂前去谒见你！”

（1782）同样是在第一幕，当卡拉夫向平、庞、彭说出

自己追求图兰朵的愿望时，三人立刻用“道”来谐谑他：

“她（图兰朵）不存在，跟你和所有的傻瓜都相同，唯

有‘道’永恒，‘道’永恒。”（1788）但实际上，老子的

“道”和西方绝对真理的永恒概念完全不同，此处不过

是三个官吏的调侃，以及剧作者对于“道”的误解；孔

子并非是像基督教中的上帝那样是一种人类信仰的化身，

西方人并不知道孔子在中国是一个道德伦理上的“至圣

先师”，且“不语怪力乱神”，他并不是宗教意义上的上

帝。从戏剧的风格来看，《图兰朵》中的平、庞、彭形象

继承了意大利即兴喜剧的人物特点，时而插科打诨，时

而调侃时事，这三位丑角也给戏剧的童话氛围增添了几

分情趣。

图兰朵是一类残酷中带有浪漫的西方戏剧角色，但

在图兰朵的行动和唱词中，能够清楚感到她心中对于祖

先的依恋，对于爱情的执念。她既是一个道德观念的整

体象征，又兼具人性的多面与复杂。图兰朵对于祖先陆

铃的敬意与中国的宗法礼乐如出一辙，“尊贵的公主陆

铃，仁慈安详的祖先，她默默无言，在深沉的欢乐里实

行王权，并且以柔韧和自信，向严酷的统治挑战！我就

是她的再现！”（1806）这样一个性格多变、复杂的角

色，自然需要戏剧性强烈的女高音才可胜任，因而图兰

朵的咏叹调在数量上虽然少，但其难度之大、力度之强，

许多女高音都望尘莫及。图兰朵秉持祖先的教诲，继承

了祖先反叛、残酷的性情，但在古代中国，如此具有反

抗意识的女性极为罕见，中国奉行的“存天理，灭人

欲”、贞洁烈妇等封建思想直接禁锢了妇女的身份觉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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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契尼笔下的图兰朵在残酷、反抗等方面已经展现出现

代的女性意识。这是中国古代社会所不容许的情况，自

然也是出自西方化的中国想象。

三、音乐文化的均衡性：音乐主题中的中国元素

从剧情来看，《图兰朵》确实存在着种种问题，它不

能作为话剧直接在舞台上呈现，当代的观众也很难接受

其中颇为荒谬的情节与主题。但作为普契尼晚期作品的

代表，歌剧《图兰朵》在音乐上的成就使得普契尼的作

品上升到多元化发展的新台阶，使其在音乐文本和戏剧

文本之间形成了跨文化、跨艺术、跨媒介的均衡性。普

契尼的异域风格在晚期作品中十分鲜明，其特征主要为

旋律上的自然音阶特征、平行五度和声进行、不解决的

不协和音、包含四度音程的主题等。作品在音乐发展中

所体现的中国元素，加之普契尼音乐的流动性、抒情性

等特征，将歌剧艺术从十九世纪歌剧的华丽与浪漫推向

二十世纪歌剧的多样与无序。

在《图兰朵》中，最为经典的音乐主题当属普契尼

对于中国民歌《茉莉花》的改造与发展。《茉莉花》的主

题最早被应用在第一幕的童声合唱中，直接应用，几乎

没有发展变形。图兰朵出场之后，《茉莉花》不断被反

复、变奏，刻画出图兰朵多方面的性格。在全剧结尾，

《茉莉花》由交响乐队齐奏而出，同时辅以所有人的大

合唱，成为全剧最为华丽的音乐篇章。此外，普契尼还

运用了多首中国歌曲，如第二幕皇帝出场时，便奏响了

清朝国歌《执金瓯》的主题，九五至尊的场景由此被带

动起来；同样是第二幕，三位官吏的三重唱则应用了江

苏民歌《妈妈你好糊涂》的旋律，官吏的幽默滑稽、唯

唯诺诺的姿态通过这一乐曲被刻画得惟妙惟肖。

除了对中国民歌的直接运用外，普契尼也对中国音

乐的创作手法及风格进行了认真研究，并对其进行了有

机运用。如柳儿的咏叹调《主人，请听我说》，就采用

了中国音乐中特有的五声调式、G 大调、四四拍、慢板，

旋律十分舒展且富含歌唱性，特别是对四音组音型的多

次运用，更是将东方女性那种特有的温情和柔美表现得

淋漓尽致。此外，在《今夜无人入睡》《我在湖南有个

家》等唱段中，普契尼也都对中国音乐创作手法进行了

借鉴，使整个歌剧的中国风格更加鲜明。

在歌剧中，音乐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甚至是决定

歌剧效果的灵魂所在。由于《图兰朵》所选择的题材是

中国故事，因此，所配备的音乐也必须具备对应的中国

风格。普契尼也深刻认识到了这一问题，在进行音乐创

作的过程中，他通过中国音乐素材与技法的应用，实现

了音乐表现与题材之间的有机融合，这也为歌剧整体的

音乐表达增添了浓厚的中国元素特征。

结束语

普契尼的歌剧《图兰朵》中的中国元素在总体上呈

现出东方主义的色彩。剧作故事本身的传播路径，显示

出以意大利为代表的欧洲文学艺术创作对于东方文化元

素的再创造和他者化演绎。具体到人物塑造上，图兰朵

本身的扭曲和异化自不待言，次要角色里的中国人物塑

造也从中凝聚了西方对于中国文化、宗教、政治符号的

变异，从而体现为一种他异性的文化元素。但是，剧作

题材、人物、情节、主题、结构等方面的他者化印迹，

并不代表普契尼纯然背离了中国元素的表达。在一定程

度上，普契尼的创作还是相对均衡地再现了东西两种文

化间的归化与异化，这特别反映在他对中国民间小调、

雅乐旋律、曲式和声、音乐主题再现等方面的灵活运用。

应该说，《图兰朵》的中国元素集中体现在剧作题材的他

者性、人物塑造的他异性和音乐文化的均衡性这三重特

性上，这也是西方中国题材歌剧中的三类较为普遍的特

征，值得更多学者深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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